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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草山记

时间：癸卯九月初七。
坐标：安徽岳西。
物象：牛草山的上弦月与

夕照一起贴在天边。一红一
白，一绚一素。二星联辉烂漫
空中，似阆苑仙葩遥望无瑕美
玉。山风似有似无，祥云似游
似歇。山中的都支杜鹃、橡栗
树、短松、顽石、瘦草、灌木丛
以及来访者默默不言，向日月
虔诚致敬。天羊山脉的峰群天
鹅尖、明山寨、鸡笼尖、阎王
尖、洞光门、团凸寨、多枝尖、
黄茅尖、大化尖、英山寨、小分
水岭、北风尖、羊角尖，一重复
一重，一山兼一山，一重更比
一重高，一山更比一山黛。诸
岳葱茏错落，姿态端凝贵重，
也齐齐遥拜天上二星。峰峦之
间，万壑幽深不知几百几千
米，其间雾气杳蔼又苍茫。

我从大别山第二高峰天
鹅尖下来，与归云同返山岫，
途中遇见几群黄牛、几群山
羊、几群无所事事的旅人。想
起成周的诗人说：“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夜色一
寸寸幽暗下去，山与人，羊与
牛，树与云彩，面目一寸寸模
糊。山冈上有数十座风力发电
机，巨大的扇叶或静或动，或
转或不转，基座上的航空信标
灯闪闪烁烁，似穹隆中眨眼的
星辰。暮光里的牛草山贞娴美
好，月亮像一把银弓，夕阳是
一枚蜜桔。

许些年，许多次从牛草山
麓匆匆经过，每次发愿要择日
上山走一遭，在山上住一夜，
看一看传说中的高山草甸和
牛羊，听一听孤寺的晚钟。二
十余年忙忙碌碌，也理不清到
底忙了些什么。今秋到底是来
了，我不负山。山也不负我，比
想象中更可人心意。

是夜宿于山隈客栈，酒
甘，肉厚，菜根香，食之可以悟
道。松林、道满二兄趁着酒兴，
邀我去后山看月。山冈上平坦
如磨刀石，草甸绵绵延展，风
很大，吹面齿颤腮麻。夜月卧
在峰峦之间，像一只土蚕，既
肥又白，像我的爱人，远在天
边又近在怀抱。脑子里跳出白
居易写秋江歌者的诗句：“有
妇颜如雪。”

秋夜长，梦中几次醒转，
屋后汩汩清溪扰人好睡也。溪
流解人意，唤我听水，听松，听
晚钟，听寒虫，唤我看月浪星
波。如此良宵好景，倘若一眠
到天亮，岂不辜负风月？常和
知己说，人生短短如一梦，当
惜时，把一生活成两世，至于
高眠山丘，迟些也不妨，反正
以后有的是时间。

清晨五点钟，松林兄来敲
门打窗，催促我起床看日出。
昨夜我就郑重相告，日出我就

不看了，起不来。待接到召唤，
又一骨碌爬起来，把睡虫和呓
语丢在枕上，急急向山顶进发。
上山的柏油路车辆如蚁聚，或
来自本省本地，或来自苏浙沪，
最远的来自西藏和新疆。上千
个比我们起得更早的人，早已
挤在山冈上的观音寺前，捧相
机，举手机，操控无人机，踮脚
引颈眼巴巴地遥望东方。

东方如《指环王》里的魔
都，陷在至暗的混沌之世。在
第十九重山的那一边，白袍巫
师和黑袍巫师在斗法，半兽人
的邪恶大军与由人类联盟和
精灵组成的正义大军在喊杀，
熊熊战火烧天数百亩，朝阳被
黑暗魔君拼命压制，千呼万唤
出不来。上千观者屏息噤声，
无一敢言语走动。

四十多分钟后，战鼓和厮
杀声渐渐平息，东方一派文明
祥和，呈现出一座缥缈的村
庄。屋舍、草棚、田地、篱笆墙、
竹木、牛羊、鸡犬、井栏、早起
汲水的妇人，所有物象都金光
闪闪生动可喜。村庄前的河流
尤其栩栩然，盘桓复叠，潺湲
若有声。

日随水出，万道彩霞托起
一枚硕大的白色鸟蛋，缓缓而
升，临照万物，德泽人间。观者
或啸，或笑，或跳，沸如煮粥，
个个周身光华熠熠如金人。

有人落落立于寺前，吹响
了一支长长的竹笛。笛中有百
鸟啁哳，有云龙风虎，有涧水松
涛，笛中也有莺莺燕燕、凤凰于
飞，有如花丽人婉娈起舞。

琅琊山记

秋分时节，故人殷勤相
邀：来滁州吧，来江淮分水岭，
一起看星星，一道看风景。仿
佛清宵枕边的情语呢喃，滁山
滁水滁人滁事依次闪现眼帘，
我心怦然。多少年了，常有人
约酒、约茶、约牌、约钓、约游、
约文章，从未有人约我去看星
星。上一次与小伙伴一起看星
星是什么时候？三岁，五岁，抑
或是十五岁？夜夜在碧落下散
步，在星空下入梦，有几回抬
头看过天上的星群？有哪一次
像小时候一样认真数过星辰，
并追问哪一颗属于未曾谋面
的祖母？我沦陷人间太久了。

欣欣然去了，就住在琅琊
山麓的客栈里。小睡后推窗一
望，深秀、映月二湖横陈眼际，
像一双灵动的明眸，又像两卷
太古的经书。迫近黄昏，秋风
飒然吹起，湖水波纹沦涟，明
眸流转，经书翻页，水畔的苍
木、老石、油麻藤、彼岸花、亭
台和游山男女倒映湖中，摇曳
晃漾如浮空。

友人还未到，我在琅琊山
水之间独自漫步。山水清肃人
清瘦，斜阳暖暖来相照，清风、
流水、落叶、草树、禽鸟、虫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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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来亲我，情境似也入得古人
画图，画题可以取作《琅琊秋
日行山图》。这是韦应物、李幼
卿、李阳冰、李德裕走过的山
路，这是王禹偁、欧阳修、辛弃
疾、王阳明、吴敬梓、薛时雨流
连过的佳山水，这是千年以前
滁人追随文章太守同醉同乐
联袂踏歌的地方。古人不可
见，风操犹可念，他们的卓荦
才情记载在青简上，翩翩风度
隐现在诗文里，仍在温暖和照
耀着后来人。他们也是滁州天
空中明亮的星星。

三年前那个桃夭李闹的
春天，我曾与滁州友人两游琅
琊山，在醉翁亭、古梅亭、怡
亭、影香亭、意在亭之间穿梭
徘徊，在二贤堂中虔诚叩拜，
在让泉边濯手洗心，在欧梅前
伫立发呆，在薛时雨所书匾额
和楹联下啧啧叹赏，又曾与友
人在滁州城中痛饮本地佳酿，
于雨夜借着酒劲大谈人情世
故文章道义。琅琊山水人物自
此如丝线，时时牵动我的神
思，以为滁山鲜妍，滁水清凌，
滁人可爱，滁州风物可人心
意。这两三年，我写关于唐宋
文人的两部书《在江湖与庙堂
之间》和《白首卧松云》，其中
分别写到王禹偁、欧阳修、辛
弃疾在滁州理州治郡与民同
休戚的往事，在写作的过程
中，三次与古人携手同到滁州
城，同登琅琊山，纸上神游也
别有风味。于滁州的前世今
生，自以为是知晓一些的。时
光如泡电，再次来到滁州，琅
琊山水依旧清且嘉，只是重游
人的鬓上又添几许霜雪。一念
及此，心间不禁惋叹一声。

林霭溟濛，暮山风色大好。
百鸟在烟树中啁啾，秋虫在草
窠里鸣嘤，银杏的果子啪啪掉
落一地，彼岸花红艳艳开满山
隈水曲，地上的落叶随风翻卷，
也似群鸟活泼泼扑楞羽翼嬉戏
追逐。沿琅琊溪往琅琊寺方向
走，在水潭边遇见一丛吉祥草，
其叶似兰，清高之态娴静之姿
也近似之。喜其名字寓意美好，
姿态风雅可人，蹲在草边端详
久之，临别又将它拍下来。

在琅琊寺外，又遇见一座
石头门坊，其上楷书“天蹊云
径”四字，通往高处的石阶层层
叠叠数百级，两旁乔木高大蔚
茂。据说由石径登山，可达琅琊
山最高峰南天门，上有琅琊阁、
碧霞宫诸古建。天色已晚，山上
的人正互相扶持络绎而下，欲
一探究竟而不能，只好在门前
踟蹰瞻望。门坊有些年头了，面
目黧黑，坊头上雕镂的两对鸟
儿似鹤非鹤，似凤非凤，似鸥非
鸥，不知有何寄意。两侧的一幅
楹联颇别致，联语道：

峰峦密郁泉声上
楼殿参差树色中

妥帖自然，流丽精工，也

不知出自何年何月何方高人
的手笔。

琅琊寺披云罩雾，翠微环
合，从山门往里窥望，景致极
幽窕。正打算入内一观，却被
告知山门将闭，可于明日再
来。好奇心更炽，绕着寺院围
墙踮起脚尖左顾右盼，见古树
成群，森然布列，最粗者需四
五人才能合抱。又见楼阁错
落，飞甍丽空，倚峭壁而嵌岩
穴，如仙人之居。向往甚。一位
下山老者见状，前来攀话，说
他的家就在山下不远处，自幼
常到寺中游观。他说，琅琊寺
由来很早了，唐朝大历年间，
李幼卿以太子右庶子领滁州
刺史，与僧人法琛肇建此寺，
初名宝应寺，宋代几经重修，
更名为开化寺，也称琅琊寺。
又说，琅琊寺里有深阔洞穴数
处，历史上世乱之时，多次用
于藏兵。西晋将亡时，琅琊王
司马睿南下渡江，在江南建立
东晋，渡江之前曾经驻军于洞
中。当时琅琊山还叫摩陀岭，
因司马睿曾经驻留于此，后来
才改名为琅琊山。老者热情而
善谈，是典型的滁州人性格。

灯初上时，与滁州友人相
会于客栈。交谈中得知，古滁州
山水八绝之一的庶子泉，故址
就在琅琊寺中。不仅如此，北宋
初年王禹偁任滁州知州时，无
意中发现的李阳冰篆书《庶子
泉铭》，当时就镌刻在庶子泉边
的石壁上。后来，欧阳修由河北
都转运使贬为滁州知州，屡次
来观李阳冰刻石，徘徊其下久
久不愿离去。其时庶子泉已被
僧人填平，建造了僧舍，欧公大
呼“岂不惜哉”。而今，《庶子泉
铭》刻石也早已无处寻觅，唯有
铭文载于宋元人的文章。友人
还说，从前，琅琊寺中，还有吴
道子所绘观音菩萨和须菩提祖
师的画像，为镇寺之宝。

小小一个山寺，孰料竟有
如此之多的掌故逸闻。于是与
友人相约，择一好天，去寺里
盘桓半日。

我是来看星星的。是日
晚，果真与友人一起，乘车经
过滁州市区，绕道来到南天门
下的琅琊阁，看了半夜星星。
比滁州西涧更高的是滁州城，
比滁州城更高的是琅琊阁，比
琅琊阁更高的是琅琊山，比琅
琊山更高的是天上星辰，比星
辰更高的是什么？大概是前贤
的高风介节与妙丽诗文吧。凝
望星空良久，心间清白如流
水，柔软似苔衣。

若问滁州星空如何，本也
难言之，只好打比方：但如无
数个深秀湖和明月湖，发着蓝
光，倒悬在浩渺天宇之中。若
问当晚风致如何，三五个望天
人，七八只亮火虫，有山风时
时来吹拂，振衣如旗响，夜露
迷蒙渐渐湿人发丝。


